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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德峰

以家族为核心组织

化，成暴恐分子新形态

齐鲁晚报：您在乌鲁木齐“5·
22事件”之后去了新疆，如何看待
暴恐活动对当地的影响？

李伟：5月28日到29日，我在
新疆参加了面向高校教师的培训
活动。在我看来，局面并不像大家
想象的那样紧张。

但是，现在我们面临着建国
以来最严峻的恐怖威胁态势，恐
怖袭击从局部向全局扩散，活动
数量高发，手段更加多变。现在
大家的直观感觉是暴恐案件发
生频率比较高，主要在于当前暴
恐活动的信息比较公开透明，一
旦发生暴恐案件，相关部门会及
时让公众了解具体的事件和破
案过程。

暴恐袭击为什么防不胜防？
因为暴恐分子在实施手段、手法、
采用的工具上，往往要先于我们
的认知、先于我们的防范措施。结
果就是大家总觉得我们会比暴恐
分子慢一步。

当然，更深层次的因素在
于，对我国构成恐怖威胁的东突
势力近些年来，在整体的恐怖主
义意识形态上，出现一些转变。
当前较为频繁的暴恐案件发生
也正是他们恐怖意识形态转变
的集中体现。

齐鲁晚报：您说的这种变化
主要体现在哪里？

李伟：以往在东突势力煽动
下的暴恐活动，主要是打着民族
分裂的旗号。现在他们转而打起
宗教建国的旗号，这就使他们实
施暴恐活动的手段、方式都出现
了一些变化，使暴恐分子变得更
加血腥、更加残忍。他们还基本形
成了所谓“圣战、殉教、进天堂”的
公式，去蛊惑一些年轻人、青少
年，充当恐怖主义活动的炮灰。

暴恐分子会用很多意想不
到的方式来从事恐怖活动。最近
沙特阿拉伯就出现一起植入式
炸弹爆炸事件：恐怖分子将炸弹
直接植入了大肠，安然通过层层
安检，最终将沙特反恐官员炸
伤——— 手段的多元化会大大增
加打击的难度。

齐鲁晚报：近日有报道称，新
疆警方自5月23日以来，打掉了23

个暴恐集团，涉恐嫌疑人以80后、
90后为主体。这是否意味着恐怖
袭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李伟：改革开放以来，东突势
力从地下讲经点、从娃娃开始抓
起，来培养“圣战、殉教、进天堂”
的思想，对当地宗教教义做了一
些断章取义甚至歪曲的解释，导
致一些对宗教知识还不太了解的
青少年，错误地认为他们所接受
的这些极端思想就是真正的宗教
或宗教的全部。

恐怖主义从事暴恐活动往
往是有土壤的，民族问题、宗教
问题、社会问题、诸多现实问题
都会成为土壤，土壤并不是恐
怖主义的本质，但是可以为暴
恐分子利用。所以说，恐怖主义
问题复杂就复杂在不仅体现本
质特征，而且与众多的现实矛
盾问题结合在一起，年轻人就
容易被误导。

齐鲁晚报：除了您所说的这
些，近年来发生在我国的暴恐案
件还出现哪些新的特点？

李伟：个人认为，一个是自杀
式的暴恐袭击呈增多趋势，这主
要是暴恐分子受极端宗教思想蛊
惑的结果。最近还发现，在实施暴
恐袭击的手段上，暴恐分子正在
由原来以使用冷兵器为主转向以
制作爆炸物为主。

暴恐袭击持续的时间变得
非常短暂。往往在相关反恐力量
到达现场的时候，整个袭击过程
已经结束，损失和伤亡已经形
成，这也是目前暴恐活动一个很
突出的特点。

从5月23日以来新疆警方打
掉的暴恐集团来看，以家族、家
庭为核心的团伙化组织，逐渐成
为暴恐分子实施恐怖活动的主
要组织形态。分析近几年来的暴
恐案件，恐怖活动指向的目标也
在发生新的转变。以往的恐怖活
动主要针对基层执法力量，现在
逐渐指向了弱势群体，也就是
说，针对普通百姓的袭击事件在
逐渐增多。

反恐正在从被动防

范到主动打击

齐鲁晚报：有评论指出，从
近期中央及各地频繁召开的会
议及出台的措施来看，我国的反
恐工作正在从被动防范转为主
动打击。

李伟：对。我前面说的恐怖
活动指向目标上的转变，对我们
下一步的反恐工作是一个新的
挑战。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挑战，
中央提出以新疆为主战场，在全
国展开为期一年的严打恐怖活
动的行动。

这项行动是拉网式清理涉恐
各个环节，也是一种在反恐工作
中“先发制人”的做法。反恐工作
中最重要的，不是等暴恐案件发
生以后再去处置，而是尽量做到
在暴恐案件还没发生的时候，就
能发现、制止。

从这些行动的初步效果来
看，包括查获了一吨多的炸药，抓
捕传播极端宗教思想的人，以及
破获还在准备实施恐怖袭击的涉
恐人员等，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
了新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

另外，反恐立法现在正紧锣
密鼓地进行，预计会在年内出台。

齐鲁晚报：我们注意到，在机
构设置方面，各地“反恐怖工作协
调小组”纷纷升格为“反恐怖工作
领导小组”，作用越来越突出，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

李伟：我个人认为，以往在我

国的反恐工作中，有各个不同的
职能部门参与。协调小组就在各
个不同的职能部门之间发挥协调
作用，本质上是一个协调机构。

从“协调”到“领导”，说明整
个反恐工作将更加全面。反恐工
作领导小组的建立，能够理顺全
国反恐机制和体制，从全国反恐
的角度，统筹不同地区、不同部
门之间的工作，使我国整体反恐
工作更加有效。

可以说，整个反恐工作领导
机制、反恐布局已基本完善了，
反恐工作领导小组成为一个领
导机构，能够直接指挥或统筹各
个不同的职能部门，进一步优化
国家资源，统一部署、相互配合，
更好地发挥反恐作用。

齐鲁晚报：除了反恐工作领
导小组这一机构变化外，还有哪
些突出的措施？

李伟：不同层级的反恐力量
在不断加强，比如既有习主席授
旗的猎鹰突击队、雪豹突击队等
国家级专业反恐力量(他们主要
应对重大人质劫持事件)，还有一
线、基层等代表整体反恐能力、装
备及反应机制的力量，这应该是
我国反恐工作真正的重心所在。

反恐情报工作得到强化，将
人民的反恐战争和专业的反恐力
量相结合。同时，加强国际反恐合
作，5月22日的暴恐袭击事件发生
后，美国FBI也提出和中国合作。

需要说明的是，恐怖主义作
为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如何才能
得到真正全面、有效的遏制，在理
论和实践上都还有很大空间，有
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存在。

针对这一点，一些高校或智
库设立反恐专业或专门研究机
构，都将对我国反恐工作具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

齐鲁晚报：这是不是也意味
着目前没有成熟的反恐模式可供
借鉴？

李伟：对。不同国家面临的恐
怖威胁各不相同，形态各异。国际
社会对反恐还没有完全形成一个
共识，反恐依然还是一个难题。

到目前为止，这个难题还没
有任何一个国家找到成功的解决
模式。所以，只能在反恐工作过程
中不断摸索，以形成适合我国的
一整套比较有效的、打击遏制恐
怖主义的方式。

反恐情报、预警，需

投入更多人力物力

齐鲁晚报：最近不少人谈论
“火柴实名制”和“地铁安检”的问
题，认为反恐如果反到影响普通
人生活的程度，是不是得不偿失
了？

李伟：任何一个反恐机制，
都是一个探索的阶段，包括购
买火柴实名制等措施，是在恐
怖威胁的状态下出现的一种探
索过程。

此前说过，暴恐分子会用很

多意想不到的方法方式从事恐怖
活动，这给防控增加了难度，而有
些看似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措施
出台，是根据已发生或破获的暴
恐案件而作出的。像火柴、液化气
罐等物品购买实名制等举措引起
的不满情绪，也是刚刚步入全面
反恐状态的一种表现。

昆明“3·01”事件发生后，北
京地铁出现了四次恐慌事件，有
一起事件竟然到目前都查不出是
什么情况引起的恐慌，所有监控
器调查都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突然
就慌起来，每次恐慌几乎都要造
成人员和财产损失。现在既然没
有既能保证生命安全又不影响工
作生活的一整套措施和机制，为
了更大程度地确保生命财产安
全，民众应该对国家有充分的理
解，并配合相关措施实施。

当然，确实有不少政策措施
也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或以更
科学的方式实施。如果没有民众
的理解、支持和配合，反恐工作可
能会陷入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

齐鲁晚报：北京有了85万反
恐志愿者队伍，这样能不能真正
起到反恐作用？

李伟：只有民众成为持久的、
重要的依靠力量和基础力量的时
候，我国的反恐工作才会取得更
大的进展。中央也提出，要打一场
反恐的人民战争，这就需要民众
能够积极参与到整个反恐斗争中
来，为专门的反恐力量提供一些
暴恐分子准备策划、实施恐怖活
动的蛛丝马迹，这对整体的反恐
斗争非常重要。

齐鲁晚报：对于为期一年的
专项“反恐严打”，您有哪些预期
和希望？

李伟：对于国家和基层管理
者来说，仍然要继续绷紧反恐这
根弦，特别是在我国反恐情报、预
警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

国家要加强反恐合作，特别
是要严查组织、策划、指挥境内
恐怖势力的境外东突势力，在国
际合作的前提下，压缩境外东突
势力活动空间，给予他们更严厉
的打击。

需要强调的是，不能把对暴
恐分子的仇恨扩大化，不能把恐
怖主义问题和特定的区域、特定
的民族、特定的宗教挂起钩来。现
在有很多从新疆地区去内地的
人，遇到打不上车、住不上店，被
人赶得到处跑的情况，在新疆地
区也出现一些区域不愿意接纳南
疆人并设卡不让南疆人到北疆
去。这都不是正确的反恐做法，这
样做正是恐怖主义分子愿意看到
的。

在很多问题上，千万不要以
形式主义代替实质解决问题的办
法，不让别人蒙面纱或者说强迫
别人剃掉胡子，是解决不了问题
的。

包括基层管理者，在实施反
恐防范措施时，不能出现简单粗
暴的做法。

5月30日，河北组织的“力
量——— 2014”反恐防暴视频演练
中，该省反恐工作领导小组高居
组织者之首，其后依次为河北省
公安厅和武警河北省总队。

4月29日，陕西省公安厅召开
的全省处置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
应急预案演练暨全省公安机关反
恐处突工作现场会上，陕西省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安东，以陕西省
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的
身份，对反恐工作提出要求。

“地方上的反恐工作领导小
组应该不止公开报道的这些，各
地应该都有。”接受齐鲁晚报记者
采访时，李伟表示，现在作为“全
国一盘棋”的反恐工作，需要各地
相互协作配合而不能出现“短板”
效应。

而其他形式的“反恐”活动亦
在展开。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
布的2014年招生计划中，“反恐专
业”赫然在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成为全国公安系统院校里第一所
开设反恐专业的高校。

这项包含了反恐理论及实践
的课程，主要用于培养在公安机
关及其他政法机关相关部门从事
预防、打击、处置恐怖主义工作的
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恐怖主义
形成原因复杂，如果不做深入了
解和研究，很难真正做到‘反
恐’。”一位专家在分析该专业时
表示。

自6月1日起，85万名志愿者
走上北京街头巡逻，这些以退休
党员、积极分子为主，年龄多在六
七十岁的大爷、大妈在执勤时“毫
不含糊”，他们与首都的公安等专
业人员和街头的修鞋匠、菜摊主
等，编织成一张巨大的“反恐网
络”。

问题非一年时间能

解决

种种迹象显示，持续一年的
“反恐严打”将以“史无前例”的力
度推进下去，现在人们更关心的
是：严打只有一年，一年之后呢？

回顾历史，由于国内外种种
复杂的政治、地域、宗教和民族等
原因，在此前我国30多年的“反
恐”斗争中，肇始于新疆地区的

“东突”恐怖分裂势力，从未被彻
底根除。

近年来，随着境外势力支持
的增加，恐怖暴力活动有愈演愈
烈之势，并从一个地区逐渐蔓延
到其他地区，恐怖分子针对的对
象，也由公安，政府机关等，转向
普通平民百姓。

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主任朱维群认为，以分裂国家为
目的的宗教极端主义，在于它不
忌惮采取暴力恐怖手段，而且愈
来愈倾向于以滥杀无辜的残忍行
为危害社会，造成社会恐慌，以扩
大它的影响，迫使国家作出退让，
以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

而宗教极端主义的根源不是
短期内能消除的，不是一项政策
就能解决的，因此，反宗教极端主
义的斗争也将是长期的。

李伟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作为一个非国家行为
体，一个国家如何能够真正全面
有效地制止恐怖主义，包括遏制
恐怖主义的发展，在理论上、实践
上都有很大的空间。

就整个国际社会来看，“反
恐”也是一项国际难题，不能一蹴
而就。

李伟认为，任何反恐都要经
历一个摸索阶段，公众要有适应
过程。

“仅靠一年的严打行动，并不
能完全根除恐怖主义活动的根
源。”李伟认为，反恐还需要公众
的积极参与、加强国际合作等一
系列“组合拳”，而这些，并非“一
年时间”所能解决。

“只有持久的，有了上述重要
的依靠力量和基础力量的时候，
我们的反恐才可能取得比较大的
进展。”李伟表示。

（上接B01版）

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伟

中中国国在在打打人人民民反反恐恐战战争争

今年3月份以来，
从昆明到乌鲁木齐，连
续发生多起暴恐案件，
严重挑战着我国的社
会稳定和人民的生命
安全。面对恐怖袭击，
从中央到地方，也迅速
转变思路，积极应对潜
在的暴恐因素。目前我
国反恐工作有哪些新
格局？反恐工作思路如
何转变？近日，齐鲁晚
报专访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反恐研究
中心主任李伟。

6月14日，李伟做客齐鲁大讲坛，讲述我国国家安全与反恐形势及对策。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B02-PDF 版面

